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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众所周知，在美国孩子学习中文困难重重。虽然越来越多的华人意识到孩子的中文教育的必要性，但是在美国生长的华裔孩子学习中文成功的例子却不多。在现实生活里，我们不能否认，能在家里坚持学习的寥寥无几，绝大多数家长送孩子去读中文学校，但是很多孩子不愿意去中文学校，不愿意学中文，认为中文课枯燥无味，即使去中文学校，也更多地是为了敷衍父母或者为了结交朋友，而不是为了学习本身。我认为，缺乏合适的教材是两大原因之一(另一大原因是缺乏合适的教学法，需另文专述）。本文向读者介绍一

套海外中文教材系列，但愿能给大家带来新的希望。

马立平中文教材系列

该教材系列为斯坦福中文学校设计，一共二十册（据编者马立平称，更多的教材还在继续编写中），一年四个学期，每学期（十周）一册，五年内学完二十册。教材有简体和繁体字两种版本。每册教材包括课本、作业本、生字卡片、多媒体练习和教师课堂用大卡片。一年级的教材第一至四册以韵文（儿歌、谜语）和叙述文（故事、幽默、寓言）为主，介绍常用字400多个，约50个表意部首，训练学生的汉字识别能力、初步阅读能力和初步书写能力。二年级第五至八册以类似的形式介绍500个字左右，在学生初步掌握了汉字识别的能力、有了一定的成功的阅读经验以后，在第七册介绍汉语拼音。三年级第九至十二册除将总字词量扩大到约1500个以外，文体也更多样化，并且开始简繁体字交替训练。四年级第十三册教授电脑输入汉字和查字典等技能，第十四和十五册学习《西游记》简写本（共十六回），第十六册介绍日常应用文。五年级第十七至二十册继续增加阅读范围，语法解释增多，同时开始写作和英汉翻译的训练。 自始至终，前面学过的字词、句式、体裁和题材在以后的课文和阅读材料里反复出现，整个系列循序渐进、浑然一体。该教材具有以下几个长处。

首先，它抓住了汉语的特点


汉字是写意性的，很多汉字的字形既注音也表意，其表意功能尤其明显。汉字的构造原则在语言和文化上都丰富多彩，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主（外加假借和转注）。象形字（如“山”）一目了然，指事字抽象但合理（如“上”和“下”），会意字形式直接、意义隽永（如人依靠于树木为“休”，一头小一头大为“尖”），形声字为数最多，很多形声字又是会意字，既标音又达意（如垂下眼帘为“睡”，取个女人为“娶”）。汉字的构造不同于任何其它语言的文字，为它的识别和理解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趣味。

相反，英语是拼音文字，在英语里一个字的书面形式表达它的发音，但和它的意思没有联系。英语和汉语这两种文字的本质不同决定了这两种语言的教授方法也应不同。关于这一点，马立平阐述得很透彻，这里我直接引录：


“认读拼音文字，…所注意的是多个音节的特定组合和一个意义的对应。而认读汉字，注意的则是一幅图形，一个声音，和一个意义三者的结合。…学认拼音文字，首要的是发展拼读能力；而学认汉字，首要的则是发展辨别字形的能力。”[马立平，2000，p37]

我在别处谈到过 [何纬芸，2001]，拼音对成人汉语入门有它的益处，对儿童中后期汉语学习也有扩大词汇量和正音的作用，但是用拼音来作为儿童汉语启蒙是不合适的。拼音只是帮助发音和记录发声的手段，远不能代表语言本身。我在观察中文学校教学时，常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学生过分依赖于拼音，以至于离开了拼音就不能阅读。 虽然拼音能带给孩子直接朗读的快感，但是过分依赖拼音有弊无利，因为首先，它只有发音，缺少由形象而激发的对意义的理解；其次，汉语里同音字甚多，只靠拼音会引起理解的不准确；再则，拼音需要把字母转化成声音，会影响阅读速度，不可能“一目十行”；最后，拼音阅读难以应用，在实际汉语世界里，书信、报刊、杂志、小说以至广告、菜单，无一不需要直接认读汉字。

和其它的海外中文教材相比，马立平教材最明显的特点是“直接认字”，即先学认字，后学拼音。该教材抓住了汉字的特点，从语音、语义和整体形象的结合出发，从一开始就着重表意部首和表音部首，让孩子从一开始就体会、欣赏汉字的结构，同时从中找出识别汉字、理解书面文字的手段。等孩子有了一些中文识字、阅读的兴趣和经验，也有了一定的稳固的英语语音基础以后(第七册，大约是孩子在K-12学制里读一二年级时），

再以与英语发音规则对比的方法教汉语拼音，简单明了，事半功倍。介绍了拼音以后，课文和阅读材料也并不以文字和拼音双重形式出现，凡是在前文出现过的字词均只以文字体现，只有生字才加注拼音。这样从根本上解决了常见的以拼音代文字、只有发声而没有认字的问题。

再则，它抓住了继承语的特点

我们的孩子在美国学中文是把中文当作继承语（heritage language），这一

点常常没有引起海外中文教材编者的足够的重视。继承语一般指一个人的父辈或祖辈的母语，虽然对继承语教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Peyton et al., 2001]，我们可以肯定，

继承语的学习不同于母语学习，也不同于外语或第二语言的学习。学继承语的学生通常已经在家庭的环境里自然而然地学到了语法规则和听说的能力，很多继承语学生在日常用语的听说方面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他们需要的是（1）大量的读和写的训练（尤其是阅读），（2）语言运用覆盖面的扩大（包括书面语及正式语的学习），和（3）继承文化（heritage culture，即前辈的母体文化）的熏陶。

马立平教材的宝贵之处是它有非常丰富的阅读材料，很集中地再现了中华文化的优秀成份。从低年级的童谣、谜语、寓言，到中、高年级的神话、典故、文学、历史、当代短文，二十册课本总共收集了四五百篇中文读物，从中我们可以读到关于盘古、女娲、黄帝、后羿、嫦娥的传说，也可以了解到蔡伦、李时珍、毕升的贡献，也可以搞明白什么是叶公好龙、塞翁失马、狐假虎威，也可以知道什么是中秋节、元宵节、阴历，更可以从“萝卜回来了”、“铁杵磨成针”、“穷和尚和富和尚”等等故事里感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由于编选的多是精篇，孩子读了会对中华文化本身产生自豪感，从而找到自己的文化立足点，会更积极地去学习中文。

最后，它注重中文学习和主流文化的衔接

如果说继承语学习和母语学习有什么差别的话，我认为最大的差别在于学继承语的学生时刻都要把继承语（及继承文化）和主流语（及主流文化）相衔接，一旦这两种语言（及这两种文化）失去了联系或者产生了负面的联系，继承语的学习就很难维持。根据我的观察和研究 [He, 2000, 2001, in press]，从内容、思维、表达等各方面讲，常

见的中文教学与孩子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学习和生活相距甚远。我想这一点也许能从一个角度解释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么多在美国学习中文不成功的例子。怎样与主流文化连接、怎样使中文学习成为孩子平时生活的延伸和补充，而不是悖逆或累赘，这可能是海外中文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

继承语学习和我们普通理解的双语学习 (bilingualism or multilingualism) 也不同，继承语学习不被外在的、功利的、实用的价值所驱使，继承语能否被继承取决于它的内在的魅力，因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继承语时刻面临着绝迹的危险。根据1999年美国人口普查，美国10%的人口出生在异国，但是研究说明，在两代人到三代人以后，普遍地说，美国移民的继承语就几乎完全丢失了 [UCLA，2001]。这个严峻的事实意

味着编写继承语教材面临着非凡的挑战：继承语教材需要比普通语言教材更吸引人。

马立平教材对学生的吸引力会在于它的内容的多样化和思路的多元化。前面已经提到，该教材注重阅读内容的知识性、文化性、和趣味性，避免有争议的政治倾向。其取材从上古传说到当代短文，纵跨中华文明的各个历史时期，从中国经典文学到外国翻译文选到华裔学生作文，横贯多种视角、多种品位。

在内容的展现手段上，该教材着眼于继承语学生的特点，求捷径、讲实效。选材中复杂的字词以常用字来替代，拼音和语法均与英语对照来讲，字词的解释也是中英文并用，以简单明确为宗旨（例如，四年级课本对“钢叉”的解释是“中国古代的兵器，象一把巨大的fork”）。课后练习除了传统的习字、默写、总结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还提供了很多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对比分析、表述自己的观点和倾向的机会（例如，要求学生比较两篇写植物的阅读材料，要学生说明并解释自己更喜欢哪一篇；又如，要学生反思“雨来”这个人物，评论他是不是英雄）。

总结

总之，这套教材抓住了汉语和继承语的特点，以简洁明了的手法引导孩子学习大量的文化内涵很丰富的中文材料，又注重了中文学习和在美国生活的衔接，再加上课程设计合理，课文少而精，阅读材料泛而广，阅读材料又复习、补充课文的字词和体裁，实在难得。


美中不足有两点，一是多媒体材料尚待改进，对于习惯了娱乐性和教育性都很高、也很容易使用的英文多媒体材料的孩子来说，要专心致志地完成该教材CD上的内容恐怕不太容易。二是课后的作业略显单薄了一些，尤其是在初学阶段。鉴于继承语学习需要充分的文化环境，在作业布置上，也许可以要求孩子的父母在孩子的初学阶段每天给孩子读定量的内容（比如每天给孩子读十五分钟的中文故事），这样一方面会增加孩子学中文的兴趣并帮助培养孩子读中文的习惯，另一方面会帮助家长认识到自己在孩子学继承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作用。

教材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教学法，可是它不能替代教学法，教材本身不能决定教学的成败，再好的教材没有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手段也是力不从心。由于我不了解斯坦福中文学校的课堂实践，不能妄加评论。但是，有一点我毫无疑问，马立平教材系列蕴含了很大的潜力和希望。一旦施之于合理的课堂教学手段，我相信它会帮助我们的孩子更有兴趣、更有信心、更有效地在美国学习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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